
中 国 龙

厉彦林

金黄的中国龙，

高傲的中国龙！

您是一缕天光，一股地气;

您是一种寄托，一种象征;

您是一种信仰，一种图腾……

纵穿五千年坎坷文明史，

盘踞每位炎黄子孙心灵。

在我久远的想象里，

在我含泪的目光中,

有神秘，更有威猛！

斗转星移，朝代变更，

您始终是中华民族的魂灵。

自从盘古举起开天利斧，

您一声痛苦的沉吟，

小小寰宇为之胎动。

揉一揉锃亮的眼睛，

黄河就流淌起血泪文明；

弓一弓弯曲的脊背，

就耸起蜿蜒万里的长城；

抖一抖金光闪闪的鳞片，

山峦丘岭萌发蓬勃生命；

喷几口圣火，

就点燃商贾如织的繁荣。

时而叱咤风云，石破惊天；

时而银须灿然，舞曼歌轻……

然而，东方无极的巨澜，

曾经挡住您波动的视线；

西方巍峨高耸的山峦，

曾经遮住您犀利的双眼；

枕着喧赫一世的四大发明，

畅饮朝供膜拜的滔滔圣水，

醉意蒙眬，意志瘫软。

飞天壁画与九龙壁，

丢失了狂放不羁的威严。

在一个睡梦很沉的黎明，

南海腾起魔火迷烟，

呛得整个中国阵阵晕眩。

一群豺狼踢碎国门，

闯入圆明园一顿饱餐;

吐几根光滑的骨头，

至圣皇帝敢怒不敢言。

热血男儿仰天长叹，

民族英雄肝肠寸断!

世人嗤之以鼻，

国人摇头长叹。

问茫茫大地，

问浩浩苍天，

那辐射一切的力量在哪里？

那高不可辱的尊严又在何方？

龙啊，龙！

有血性的中国龙，

有骨气的中国龙！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

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在悲凄中愤怒！ 在忧郁中反思！

在伤痛中顿悟！ 在愧疚中觉醒！

不再等待他人点睛之笔，

不再觊觎叶公的骗人之辞；

一千次地膨胀躯体，

一万次地裂变生命……

饮尽百年屈辱的苦酒，

擦干百年抗争的血迹。

龙的子孙举起革命大旗，

披肝沥胆，前赴后继，

一个崭新的共和国，

从天安门城楼冲天而起。

从未有过的轻松，

从未有过的惊喜。

苍天骤然凝睇，

世界陡然屏息!

为了龙的子孙美梦，

在痛苦与艰难中探寻。

终于走出那场红色风暴，

扬起了改革开放的新帜。

凌空腾飞的步履，

唤醒每一寸伤寒的土地；

探出国门的龙头，

大口吮吸八方新鲜空气；

利爪撕碎世外桃源的梦呓，

搅动变幻莫测的行情股市；

长尾清扫丝绸古道上的尘土，

迎接八方朋友经商投资。

一场撕肝裂胆的嬗变！

一场重铸灵魂的嬗变！

抓石为骨，抚云为羽；

举泪水为美酒，

挥青春为旗语，

弓起钙质的脊梁，

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路……

民众在期冀，大国在崛起。

面对世界风云和淤积的内伤，

您重新审视千载难逢的缘机。

中南海的灯光彻夜不眠，

领袖与普通民众直面促膝。

守候每块供养子孙的粮田，

搀扶每位风烛残年的老人，

点燃辍学孩子渴望的目光，

安排下岗职工无奈的生计……

大地轻松自由地舒展躯体，

百姓享受富足的欣喜与真实。

神舟六号嫦娥一号腾空而起，

火车在青藏高原自由奔驰。

奥运会在梦想中走向现实，

世界开始旺销长虹和海尔。

走散的紫荆花莲花簇拥国旗，

窄窄的海峡架接手足情谊。

您的足音回荡在太平洋上空，

世界晴暖凉热装进心底。

展开《诗经》墨香，

可见十乘龙旗、阳阳龙旗；

凝望屈原那赤诚热泪，

载云旗之委蛇

驾八龙之婉婉兮。

五十六个民族，

每个民族都是一条剽悍的蛟龙；

十几亿龙的子孙，

每个人都是一条桀骜的蟠龙。

您从沧桑中艰难走来，

却依然那样年轻；

您经受历代凄风苦雨，

却依然那样自若从容。

狂舞，飞旋，

啸吟，翻腾！

弓起可杀不可辱的脊梁，

睁大洞穿世界的眼睛；

昂起逐风追月的头颅，

游弋于变幻莫测的太空。

吟哦于祥云缥缈的神州，

重抖文明和谐的辉煌，

撰写新世纪的江山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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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祖国的呼吸

我感受着祖国的呼吸

有着三月花开的气息

五月湖边柳枝的轻摇

十月秋风也流淌着蜜

还有闪光的小溪在跑

湖面上的涟漪在闪耀

高山上风也起云也涌

看那海上有汐也有潮

辽阔的山野叶绿花红

雁翅扇动着划过晴空

蓝天和阳光让我飞翔

我想做那面旗帜的风

微风吹拂着五星红旗

我感受着祖国的呼吸

清晨，我们仰望蓝天

每天清晨我们仰望蓝天

朝霞会披上我们的双肩

白云已把蓝天擦拭干净

鸽哨声传得绵长而悠远

无论是小山村里的学校

还是遥远的边陲的岗哨

那一刻天空会变得很美

有一种期待在心中燃烧

阳光普照着大地和天空

开始新的希望新的期盼

升旗是我们一天的开始

目光因仰望而感受温暖

国旗升起撒下一片光辉

我们的灵魂跟着一起飞

中 国 之 读

张未民

读书人这个概念恐怕只有从古代中国的文

明背景才可产生出来。 因为从对比看，世界上许

多文明的语言都是以拼音为主而生成词汇，汉语

却不同，它以字形为轴造字，形声兼备，形成了不

以语音为轴的稳定的书面文字表意系统。 在由

“中国”这两个字所铺展开的土地上，读书人是自

古以来读中国书而生生不息的一群人。如果中国

是一部大书，中国读书人的生涯，可谓中国之读。

中国之读，读中国，以中国的语言方式读中

国。 当然，今天使用读书人这个概念，有

些与电视等光电媒介阅读相区别的意

味， 电视上的中国与书本上的中国也的

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但这不是现在我

想关注的话题。

中国之读，可从“中国”二字始。 从纸

书上读“中国”这两个方方正正的汉字，有稳固

感，有庄重感，有归属感和神圣感。我们在这两个

方方正正的汉字里边生活了多少个寒暑，奔波了

多少的距离与路途，才使这种稳固的、庄重的、有

归属感和神圣感的结构沉淀内化成了我们内心

的血脉结构？我们只知道中国这两个方方正正的

汉字，释其远古历史字源，“中”是一面旗（依于省

吾释义），“国”是一座城，而且是居于中心位置的

一面旗帜和一座城池。 经过血与火、情与理的漫

长历史演绎与归纳，中国这两个字才写得方方正

正，读得字正腔圆，成为一个方向的共识，一面旗

帜的确指，一个偌大的文明空间和民居空间的吸

附与归属。

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就那样莫名

无声地烙下并加深着对中国的感知。那是一种不

断增长着的对国家中心的感知，中国首先意味着

对中心的确知。 我生也晚，及中学时才有机会从

北方小镇出发坐早火车第一次去我们地区最大

的城市，晚归时买回一本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

杂志，那里边装满了全国性的文学信息，使我在

归途中从上边的文字中去认识一些全国文学名

人。后来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坐火车从小镇来到省

城，那是上大学去读书，再后来大学毕业参加工

作一个月后，我才第一次出差到了北京。 我想在

我及很多人的经历中，中国就是这样地不断打开

的一片视野，就是这样从低到高地一层递进一层

地去认识它的，中国是有中心，分层级地构成的，

数千年来都是这样地构成的。

于是我们的中国之读又应该是一种

超越中心的广阔而浩大的读， 丰富和立

体的读。“中国”二字的方方正正，不仅稳

健庄重，而且建构了巨大的生存空间。 考

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总结他毕生的考古生

涯写就了薄薄一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其最重

要的一个贡献就是通过广阔的考古文化背景对

新石器以来中国上古文明进行了整体性的读解，

在他看来，中国文明最早并不仅仅是从一个点或

中心的逐步扩展， 而是一开始就以遍布于长江、

黄河、辽河流域的广阔背景的六大考古文化区系

所构成的大规模的文明联系、影响，并趋向于一

个整体的生成，中国文明一开始就是大规模的文

明现象。 这就是他所称的“区系的中国”。 缘着远

古时万国林立的偌大的六大文明区系，经由许倬

云先生的“网络中国”的养成，终于成就了泱泱大

国风范。 现在我们打开电视，可收看到新疆的民

歌，云南的民歌，广东的民歌，陕甘的民歌，内蒙

古的民歌，江浙的民歌等，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的

眼睛和耳朵是丰富的、幸福的，不管这些旋律来

自于广阔的东，还是广阔的西，或是广阔的南、广

阔的北，它们都好像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同一首

歌”。 付出数千年的历史成本之后， 在无数血与

火、治乱循环的生死存亡的挣扎之后，今天来听

这些回荡在中国大地上摇曳多姿的旋律，似乎是

用不着为它的丰富付成本了。举重若轻的“中国”

二字，是中央电视台及其“同一首歌”栏目火爆的

奥秘，这用不着什么考证。如果问“花儿为什么这

样红”，如果问为什么会唱“同一首歌”，其奥秘就

在漫卷世风的“中国化”的几千年沧桑的背后。

这里我们其实就读到了“中国”二字所蕴藏

着的深刻的理念。有人只看到古人将中国视为中

央王国所带来的盲目自大和自我虚幻，并给予严

厉的批判。这是我所读到的在众多文章中异口同

声的言词。 我想必要的批判固然必要，但重要的

蕴含在“中国”二字中间仍然重要。“中国”告诉我

们一种观念，这观念赋予理性实践则成为我们组

织社会和地缘生存的理念。 靠着这个理念，我们

整体地把握了一座座绵延百里千里的大山，全流

域地把握了一条条江河，甚至数条数千里长的江

河，全方位地把握了、中和了甲骨文里早就一再

出现的南方、北方、东方、西方，中国理念就其性

质讲，最主要与核心的地方就是它表达了一种东

方/中国的国家组织形态，以及国家思想，就是由

众多亚中心构成其大，并由这些亚中心联结倾向

于一个中心整体， 因此世界上才“只有一个中

国”。“中国”一词体现了中国人杰出的政治智慧。

《尚书》 中记西周时的告言：“皇天既付中国民越

厥疆土于先

王。 ”这大概

是我们所见

的最早的关

于“中国”二

字的记载了。

它们在言说

中都涉及到

了一个“天”字，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秉承一种

天命的理念，是天赋中国。 古代中国的中国观很

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中国与天下两个概念在其

最高层面是意义重合的，说明白了，其实就是一

种天下主义。 居天之下，走中正之路，以中和精

神，求和谐之境，天下为己任，“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这些“中国”二字所蕴含的社会群体至上

的古老朴素的社会主义价值元素，这些人类社会

大道，使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少对天下和世界的负

责精神。“中国”不过是将天下情怀与责任落实到

实践中，大地上，在这个意义，中国从来不是西方

式的“帝国”，现在书刊中的随处可见的“中华帝

国”云云，竟出自许多史家之口，大约都错了，需

要改正。“中国” 二字中的民族主义意蕴并不浓

厚，或者说在很多时候并不自大和自闭，是现代

世界和西方的民族国家的理念逼迫我们搞出了

一个民族主义。在新世纪在胸怀中国的基础上放

眼世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觉得，生态保护也

好，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也好，和平与发展也好，

天下主义，甚至叫地球主义也无妨，这或许是古

老中国的中国观给未来全球化世界的一个可资

参照可堪珍贵的贡献。如此，则中国幸甚，世界幸

甚。

中国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之读也是与时俱进

的。 从“中国”概念渐趋明晰的夏商周的第一中

国，到秦汉中国，隋唐中国，再到宋元明清中国，

直到现代中国，我们经历了古中国，旧中国，走进

新中国。 新世纪还要去建设和创造科学发展的

“新新中国”（杨振宁语）。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稳

健如一，也不断地创新中国、复兴中国。 此时此

刻，我们似乎又站在了一个历史的高地，中国之

读，读中国，我们记住了古老的《诗经》中千古徘

徊的一句话，说的正是中国，一个理念，也是一个

预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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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名

片，如巴黎之大铁塔，北京之天

安门，上海之黄浦江。在榆林则

是红石峡。峡在城北三里。正大

漠北来，浩浩乎平沙无垠，忽巨

峡断野，黄绿两分，奇景突现。

峡之奇有三。 一是沙中见

河，曰榆溪河。 此大漠之地，人

常以为黄沙漫漫，旱象连连。殊

不见， 却有一河无首无尾涌出

沙中，绿波映天，穿峡而过。 二

是山色全红。 大漠有峡已自为

奇，而石又赤红，每当晨曦晚照

之时，两岸峭壁危岩，就团团火

焰，接地映天。三是峡中遍布石

刻。 刀凿斧痕，题刻满山。 这是

它的迷人之处。

自秦汉以来， 榆林即为北

疆要塞，红石峡天险其北，镇北

台雄视其上， 历代征战以此为

烈。古诗云：“屯兵红石峡，斩将

黑山城。血染芹河赤，氛收榆塞

清。”想当年，鼙鼓震天，马嘶镝

鸣。 将军战罢归来，弹剑呼酒，分麾下炙，长烟落日，悲笳

声声。 于是便削石为纸，振河为墨，银钩铁划，直抒胸臆。

个中人物，最知名者有二。 一是清代名臣左宗棠。 清朝后

期，列强瓜分中国，英、俄染指西北，左于同治五年受命陕

甘总督。其时，朝中正起“海防”、“塞防”之争。投降派谓塞

外不毛之地，不值经营，更欲放弃新疆，任其存亡。左力排

谬说，以陕督之职筹粮备饷，又领钦差之命，提兵西进，一

举收复新疆，固我中华万世之基业。其用兵之时更植树千

里左公柳，春风直度玉门关。他的老部下刘厚基时任榆绥

总兵，就向他为红石峡求字。 他即大书“榆溪胜地”。 左宗

棠在陕甘经营十多年，雄图大略，边情难舍。 这四字虽赞

榆溪，却更赞西北。 观其书法，用笔沉着，结字险劲，雄踞

壁上，隐隐肱股之臣，浩浩大将之风。 还有一位，是抗日名

将马占山。 马曾任东北边防军师长，黑河警备司令。 1931

年率部在黑龙江打响抗日第一枪，后受排挤，移驻西北，一

腔热血，报国无门。 他 1941年来游此地，眼见祖国河山破

碎，愤而连刻两石“还我河山”。 其字笔捺沉重，深陷石中，

说不尽的臣子恨、亡国痛。 石峡中这类慷慨激昂文字还有

许多，如“巩固山河”、“威震九边”、“力挽狂澜”等，皆横竖

如枪戟，点撇响惊雷。 今日读来仍虎震幽谷，风卷残云。

中国之大何处无峡；峡多刻石，何处无字？ 然红石峡

正当中原大漠之分，蒙汉农牧之界。北望牛羊轻牧而白云

落地，南眺稻粱初熟又绿浪接天。地老天荒，沉沉一线，地

分绥陕，史接秦汉。 呜呼，收南北而融古今，唯此一峡。 其

全长 300 米，南北走向，东西两岸，一川文字 ，满河经典。

除述边关豪情，还有写风光之秀，如“蓬莱仙岛”、“塞北江

南”；写地势之险 ，如“天限南北”、“雄吞边际”；有感念地

方官吏的治民之德，如“功在名山”、“恩衍宗嗣”；有表达

民族团结之情，如“中外一统”、“蒙汉一家”等等，各种汉、

满文字题刻凡 200 余幅。好一部刻在石壁上的地方志，一

枚盖在大漠上的中国印。 正是：

赤壁青史，铁铸文章。 大漠之魂，中华脊梁。

婚

礼

进

行

曲

王

旭

烽

小表弟的婚礼在宁波奉化县城

里举办， 我赶到时大饭店的豪华婚

宴正当举行。 当护士的新娘明目细

腰，堪称江南美人，而多年不见的小

表弟跟我的想象则完全不同———我

本以为小表弟应该是他父亲的翻

版。 我的小舅舅中等身材， 非常之

瘦，略微弓背，忧郁的大眼睛，心事

重重的样子。 即便后来成了四乡八

里的成功人士， 他依然不是一个开

怀大笑的人。 可是眼前的小表弟，大

学毕业，自开公司，不到 30 岁，有车

有房有产业。 是因为心宽体胖，还是

财大气粗，总之，青年企业家的小表

弟圆滚滚的，笑眯眯的，幸福地

站在婚礼台上向长辈献茶。

数十桌喜酒坐满了远亲近

邻，亲朋好友济济一堂，该到的

人都到齐了， 唯独缺了小舅

舅———新郎的父亲， 婚礼的男

主人。

记得高中毕业的那个暑

期，十年浩劫已近尾声，我去外

婆家度假。 那时中国依旧以阶

级斗争为纲， 乡村也依旧风声

鹤唳。其时，旧社会在沪杭做过

老板的外公连病带吓， 年方六

十命归黄泉。 当教师的大舅舅

因为“文革” 也被批得没了脾

气， 整天骑着个破自行车到处

去钓鱼。 同样是当教师的二舅

舅因为成分不好， 被辞退打道

回府，种田耕地，回到家来，唉

声叹气，愁眉苦脸。倒是当渔民

的三舅舅爽朗， 我头天到外婆

家， 就见一个卷着裤腿的精悍

汉子朝我脚下扔了一串螃蟹，

一边大声说：外甥女，共产主义

到底什么时候实现啊？ 我问他

打听共产主义干什么，他说：不是说

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

吗？ 我生了三个孩子，等十年共产主

义实现了，就有房子住，还可以给儿

子讨老婆。

唯有我那三十多岁出身不好又

患有哮喘病的独身的小舅舅，把“共

产主义”握在自己手上。 他是个很有

气质的人，拉着一手好二胡，是乡村

中那种诗性的文艺青年。 那几年他

悄悄地游走在四乡八邻， 给人当油

漆工，往家具上画各种花卉图案，我

总是在他浪迹的间隙中才能见到

他。

有一天他突然回来，面有喜色，

带着我和邻居苗条姑娘一起出海。

外婆家后门有一个潭，名叫翔鹤潭，

此潭通往大海， 小舅舅要带着我驾

一叶小舟，上海岛为集体养海带。

晨光曦微，大海波平，象山港一

望无际， 苗条姑娘穿着开襟的红毛

衣，细高个子，很有韵味，一边摇橹，

一边悄悄地跟我说，你小舅舅说了，

能活得好就活， 活不好就跳到大海

去，一死了之……

此时，小舅舅在船尾，我坐在中

间， 心里生起了一言难尽的忧伤和

甜蜜……

多么壮阔的世界， 多么丰富的

渴望，多么贫瘠的现实啊！ 我永远也

不会忘记那些在海上度过的日子，

那些悲伤的日子， 那些温情脉脉的

日子，那些被压抑的热情的心灵。 度

假归来， 我这个外甥女一本正经地

给小舅舅写信， 直接表达了希望苗

条姑娘成为小舅妈的意愿， 但不久

后传来的消息让人惊愕， 小舅舅外

出打工数月回来， 苗条姑娘已经被

母系家族中一位乡村王老五拥有

了。 这位王老五兄弟们因为贫穷，一

门均为光棍， 彼时其人又因为婚事

的变幻无端而悲痛欲绝， 站到了公

孙礁上去哭嚎， 水一直没到脖子也

不上来。 族里的人对小舅舅说：不管

怎么说，我们是一个族的，他又是你

的长辈，你就让了吧。

小舅舅吐血了，他大病一场，就

在此时，“四人帮”粉碎，改革开放开

始了。

小舅舅在绝境中站了起来。 他

属于改革开放第一批富起来的中国

人， 为人谦和宁静， 却活得轰轰烈

烈，伤痕累累的心依然开出了鲜花。

他在乡间建了工厂， 饮料厂， 化工

厂，一个人吭吭吭地呛着，脚踏实地

又埋头苦干。 终于，小舅舅渐渐发迹

了。 可我那时候更关注他的浪漫史，

担心他的未来将在辛劳和孤独中度

过， 直到我再一次看到小舅舅致命

也要怒放的乡村的激情之花。

那时候， 中国乡村的改革开放

大势已经形成， 小舅舅整天东奔西

走， 寻找每一个能够发财致富的机

会， 以至于外婆的去世和葬礼他竟

然人在湖北， 紧赶慢赶也无法如期

归来， 我们见到的则是小舅舅当时

的女朋友———他厂里的一位年轻的

女出纳。 姑娘比他年轻十多岁，长得

丰腴健康美丽， 在灶下帮我们家烧

着火，往里一把一把地添着柴，我们

一大家子人则围着那姑娘， 七嘴八

舌，重在显示家族的心意与实力，意

在企图让她在外婆的葬礼上定下她

与小舅舅的关系。 看得出来，那姑娘

是果然能干又有主见的， 并未一口

应承下来， 但也绝没有断然否决而

去。

小舅舅虽然没有能够亲自送外

婆入土为安， 但外婆却依旧保佑着

不惑之年的小儿子， 年轻的姑娘终

于成为我们最小的小舅妈。 有一天，

四十岁的小舅舅突然带着这位二十

多岁的小姑娘跑到了杭州我的家。

不能说他们是私奔， 姑娘偷出了户

口簿和我的舅舅合法登记； 可在乡

村， 你又不能说他们不是私奔，说

媒、 订婚这一套老规矩是完全没有

的，对方根本不和你对话。 虽然小姑

娘家也很穷，且有一堆兄弟姐妹，但

穷人的女儿也是鲜花， 生得又那么

可爱， 凭什么要嫁给一个四十岁

的生哮喘病的乡村光棍呢。 我的

乡镇企业家小舅舅， 就只好带着

他的女助手出奔了， 后面一群女

方的娘家人穷追不舍……我记不

得在我家里为他们办过婚礼，我

也记不得以后他们有没有补办婚

礼，他们在西湖边点了一个卯，就

不知道又出奔何处去了。 反正在

我的印象中， 亲朋好友好像都没

有吃到过小舅舅的喜酒。 直到今

天，我依然无法知晓，小舅舅一生

中最重要的日子———洞房花烛

夜，不知道是怎么样度过的。

然而， 小舅舅的第二次生

命的鲜花怒放， 得到了时代的

祝福。 在那些日子里，小舅舅拼

命地创业，发财致富，他一定是

想让人们看看，他是有能力的，

他配得上娶这样年轻美丽的女

子。

最后一次见到小舅舅， 是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他的企业正

在既艰难又奋发地前进着， 他却

病了，是真正地积劳成疾。娇妻幼

童，左扶右靠，他亦不过半百年纪，

操心操力，事必躬亲，人就瘦得薄如

一张黄纸。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

雄泪满襟……

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 小舅妈

咬牙打拼了十多年，年过四十，人到

中年，辛苦拉扯大了独生儿子，自己

也未停止打拼， 在城里置办下了漂

亮宽敞的住房，有了企业的厂房，有

了车， 有了自己的公司。 更不曾想

到， 小表弟有着比小舅舅大得多的

气魄，和我见面，几句话下来就问：

“阿姐你宁波方面有没有熟人可能

帮我打个招呼， 我们准备在宁波城

里三江口开店， 资金已经准备好

了。 ”要知道，宁波的三江口地带，相

当于杭州的西湖边……家国的沧桑

巨变，人民的幸福安康，命运的跌宕

起伏， 没有什么比在这个历史阶段

中更为典型清晰了……

此时此刻， 我仿佛看到小舅舅

站在台上，接过儿子的喜茶，那忧郁

的目光一散而尽， 他喜悦地看着我

们， 在满台举杯痛饮的欢乐的人们

中间穿行。 醉眼矇眬中，我仿佛看到

小舅舅笑容满面地与他们夫妇干

杯。 正举杯欢庆，突然一支飞船冒着

火花嗖的一下飞过我的头顶， 停在

这对新人面前， 新郎举手取下了飞

船中的戒指，戴在新娘手上。 我的热

泪涌流下来了……

专

版

牡丹图（中国画）

李人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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